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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游记》的叙事结构主要涵括两个方面:其一 ,结构上采取了直线叙事与环状

叙事的纽结 、伏笔手法 、对称叙事等方式;其二 ,通过以信念冲突与性格冲突为特征的两对人物

关系来演绎故事情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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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叙事谋略 ,是以叙事结构呼应“天人之道” ,这是它们玄奥的哲理意味所在 。考

察《西游记》的叙事结构 ,离不开对其主旨的探求。胡适认为 ,“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 ,他至多不过有

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 1]
(第 271 页)。如果依胡适所言 ,小说“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 ,只是信手写来 ,

则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精妙的结构布局。仅就此而言 ,胡适的眼光并不比清代批评家高明。清人张书绅

在其《新说西游记总批》中认为:

《西游记》 ,却从东胜写起 ,唐僧又在中华 ,其相隔不知几万千也 ,如何会合得来? 看他一层

一层 ,有经有纬 ,有理有法 ,贯串极其神妙 ,方知第一回落笔之际 ,全部的大局 ,早已在其胸中 。

非是作了一段 ,又去想出一段也。[ 2]
(第 326 页)

全书以《大学》为分段标准 ,似有生搬硬套之嫌 ,但其“全部的大局 ,早已在其胸中”的论断却自有可取之

处。本文在考察《西游记》的叙事结构时 ,将以“心性修养”为其主旨。

《西游记》前 11回 ,既有以人物传记为主的链状结构 ,如孙悟空 、唐僧等人的身世经历 ,为后来的取

经之旅作人物交代;同时 ,它也是以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与唐僧的西天取经为重点的双峰并峙结构。在前

11回 ,我们看不出这双峰孰高孰低 ,它们共同的走向是西天取经之路。后 89回 , 《西游记》同《水浒传》

结构颇为相似 ,都是以某一终极目的为指归的单线结构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一难接

着一难 ,最终到达灵山 ,取得真经。

在考察西天取经的数十个历险故事时 ,我们会很惊异地发现 ,这些故事的叙事结构竟是如此相似。

如同西方游记所固有的模式一样 ,历险故事往往被安排成遇险———排难———再遇险 ———再排难的结构。

前一险与后一险之间 ,往往有一段相似的关于季节变化更替的语句 ,如第 64回开首:“却说师徒四众 ,走

上大路 ,却才收回毫毛 ,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 ,又早冬残春至 ,不暖不寒 ,正好逍遥行路。忽见一条

长岭 ,岭顶上是路。”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每一章回之间衔接的模本 ,即先是对上回遇险的总结 ,然后插

入季节性叙事 ,随后再遇到新的磨难 ,而磨难的征兆是突然横亘在取经人面前的一座高山或一条大河。

这样的结构安排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使叙事节奏加快 ,增强小说内在的吸引力 ,其二是添加悬念 ,

再一次勾起读者的阅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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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游记》作为游记小说的特点 ,人物的流动性决定了它主要是采取链状的直线叙事。如何才

能很好地将情节与结构共构起来呢 ?小说主要采用了环状叙事 、伏笔 、对称叙事等情节处理方式。

首先 ,在直线叙事中增加环状叙事 。具体做法是 ,在长度为两到三回的情节之前常冠以一回主题上

有关联而结构上却相对独立的章节 。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在第 53回到第 55回。这三回事实上叙述了

三个故事:一是唐僧师徒误饮子母河水而怀孕 ,二是西梁国女王要招唐僧为夫 ,三是毒敌山的蝎子精强

逼唐僧成亲 。三个故事独立成章 ,构成取经路上的三难 ,但情节上互为因果 ,结构上可视为一个整体。

这种安排明显地受到宋元话本小说的影响。纵观《西游记》所叙述的 41个故事 ,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分

成十几个由若干个小故事连缀起来的故事群 。另外的例子如唐僧在第13回 、第 14回接连几次遇险 ,而

从第 27回到第 31回 ,小说更是花5回的篇幅将“尸魔三戏唐三藏” 、“黑松林三藏逢魔” 、“猪八戒智激美

猴王”等几个故事串联在一起 ,因为白骨精三骗唐三藏 ,致使孙悟空被驱逐;而由于没有孙悟空的保护 ,

造成唐僧在黑松林被妖怪掳走;为救唐僧 ,自然便引出猪八戒智激美猴王 。情节之间环环相扣 ,互为因

果。其次是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见的伏笔手法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曾说:“《三国》一书 ,有

隔年下种 ,先时伏着之妙 。”金圣叹则谓之为“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 。此种伏笔 ,一方面把事情的来龙去

脉交待清楚 ,前后呼应 ,合情合理 ,另一方面使情节紧密贯穿在以主旨为统领的叙事结构中。如《西游

记》中作为取经人对立面的妖怪 ,大多便是天上神仙菩萨的坐骑或宠物 ,他们往往在故事的结尾被他们

的主人收到天庭 ,如此 ,便加深了我们从孙悟空大闹天宫中所获得的关于天上神仙的印象。另外 ,在妖

精中存在的某种亲戚关系也唤醒我们对过往情节的记忆。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于牛魔王家族。牛魔王五

百年前曾和孙悟空结拜为兄弟 ,其后他的儿子红孩儿在小说第 40至 42回与唐僧师徒为难 ,牛魔王的妻

子铁扇公主又于小说第 59回至 61回将取经队伍阻隔在火焰山 ,而第 60回牛魔王赴碧波潭九头虫的宴

会 ,更直接暗示了第 61回的祭赛国金光寺的宝珠被盗 。

同时 ,在某一单元故事情节内 ,伏笔依然发挥出很大的逻辑推进作用 ,如“智激美猴王”一节。过去 ,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猪八戒智激美猴王这一细节 ,认为它比较充分地体现了猪八戒聪明机智的一面 。殊

不知 ,在这一细节之前 ,猪八戒可谓深思熟虑 ,步步为营 ,为后来请回孙悟空埋下多处伏笔。其一 ,猪八

戒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貌和体形来做文章 。八戒拿自己的丑态来开涮 ,并大大夸张之 。当悟空故意问他

是那里来的“夷人”时 ,八戒低着头道:“不敢 ,承问了;不是夷人 ,是熟人 ,熟人。”就着悟空的话头 ,特意制

造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悟空笑道:“抬起头来我看。”于是八戒再次夸张地把嘴往上一伸:“你看么 !你

认不得我 ,好道认得嘴耶 !”这样一幅滑稽相 ,终于让悟空也忍不住笑了。如此一来 ,气氛缓和了 ,下面的

话也就好说了。其二 ,八戒善于察颜观色 ,见机行事。他极力渲染沙僧 、白龙马和妖精的厮杀 ,其目的在

于:作徒弟的 ,就应该为师父排忧解难 ,同时也暗示悟空应该担起拯救师父的重任。他甚至搬出了观音

菩萨 ,因为菩萨一直是悟空最敬重的人之一。果然 ,行者见说起菩萨 ,便有了三分儿转意 ,要求八戒原原

本本地将唐僧遭难的经过复述一遍 。其三 ,八戒充分地掌握了悟空的喜好和弱点。他知道悟空好奉承 ,

便处处投其所好 ,“师父在马上正行 ,叫声`徒弟' ,我不曾听见 ,沙僧又推耳聋;师父就想起你来 ,说我们

不济 ,说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之人 ,常时声叫声应 ,问一答十 。”一席话说得悟空心花怒放 。悟空请他参观

花果山 ,他奉承道:“哥啊 ,好去处! 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让悟空心里很受用。他还借白龙马的话来奉

承行者:“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 。君子不念旧恶 ,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 。”另外 ,他也充分地利用了悟

空争强好胜的弱点。当悟空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 ,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 。怎么却不说我 ?”八戒

趁机激将道:“哥啊 ,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 ,他一发无状 !”并绘声绘色地杜撰妖精的言词:“是个甚么

孙行者 ,我可怕他! 他若来 ,我剥了他皮 ,抽了他筋 ,啃了他骨 ,吃了他心!”终于说动悟空去救师父 。

再次 ,小说中多少体现了结构上的对称叙事。《西游记》100回可以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 ,以第 49

回取经队伍渡通天河为界 。譬如 ,同是取经人的法宝被盗 ,第16回上演了一出唐僧袈裟被盗的好戏 ,而

同其对称的第 89回再次发生法宝被盗的事件 ,不过这次被盗的却是孙悟空等人手中的兵器;又譬如小

说中两次明显的“放心猿”情节 ,便有意安排在与 49回大致对称的第 14回和第 72回 ,前者讲述的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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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六贼” ,后者则教导我们如何才能逃脱“七情” 。“七情”和“六欲” ,都是指代人类的情感和欲望 ,而这

正是“心性修养”的大敌 ,联系到第 19回乌巢禅师传授的《多心经》 ,我们可以发现 ,将这两处颇能表现小

说主旨的情节安排在全书的三分之一处 ,更能揭橥作者小说结构安排上的用意 。

《西游记》的对称结构中还包括对时间节令的处理 。小说第 14回收服孙悟空是“腊月寒天” ,第 19

回黄风岭唐僧有难是“夏景炎天” ,而第 23回“四圣试禅心”则正值金秋时节。这一系列情节安排正好在

一个四季的轮回内。很显然 ,季节的冷热意义与情节发展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收服孙悟空是腊月寒天 ,

暗示出取经之路的极度艰难 ,而猪八戒出现在融融的春季 ,正表明其内心蕴蓄着浓浓情欲 。“四圣试禅

心”发生在取经队伍正式组建之后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四圣试禅心”正好考验师徒四人心性是否成熟。

再看第53回至第59回 。第 53回唐僧师徒路经西梁女国正值“早春天气” ,第56回“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

心猿”发生在初夏 ,第 59回“三调芭蕉扇”则选择在“三秋霜景” 。综合考察这些季节安排 ,我们发现 ,小

说中关于情欲方面的情节大多安排在春季。而“放逐心猿”往往会出现在夏天 ,因为夏天的“心”更容易

燥热难耐 。至于秋季 ,则通常让取经队伍陷入更大的灾难。取经路上困难重重 ,取经队伍碰到过三次重

大的劫难 ,它们分别是通天河 、火焰山 、狮驼岭 ,而毫无例外的是 ,它们均发生在秋天 。这当然不能用巧

合来搪塞 ,当“秋”与大的灾难相对应时 ,它便获得了代表魔力广大的象征意义。

对《西游记》的对称叙事结构进行分析 ,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即数字程序在小说结构性叙事中究

竟起到什么作用 。事实上 ,中国语言文化的传统赋予了某些特殊的数字具有指向宇宙玄机的神秘感。

本文主要就小说中常见的几个数字如五百 、三 、九等进行考察。

首先是“五百”这个数字。孙悟空大闹天宫 ,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五百年后才随唐僧去西

天取经。关于“五百年”这一说法多年来众说纷纭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它影射了王莽的篡汉 ,因为从唐初

向前追溯五百年 ,恰好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但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 , “五百年”在此更多地代表

时间的漫长与遥远 ,因为相对于普通人几十年的寿命来说 ,五百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时间概念 。

再看“三”与“九”这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都代表数量的多 ,“三”代表的是最小的多数 , “九”代表的

是最大的多数。小说中的“三”大多与灾难有关。第 37回 ,乌鸡国国王被妖道推入井中蒙冤三年;第 69

回 ,朱紫国的金圣宫娘娘被妖精掳走三年;第 78回 ,比丘国国王卧病在床三年;第 87回 ,凤仙郡大旱也

是三年。而事情的原委是 ,乌鸡国国王因得罪了文殊菩萨变化的凡僧而受罪 ,朱紫国国王遭殃是因为曾

射伤了孔雀大明王菩萨的儿子 ,比丘国国王病入膏肓是由于佞幸了妖道进贡的狐狸精。这里 ,故事的主

人公大多因先前犯下的罪愆而得到惩罚 。惩罚是必须的 ,因为他们得罪了上天的菩萨或者自作自受 ,但

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 ,时间不宜过长。这样 , “三年”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单位获得了最佳的表达效果。

“九”的意义则复杂些 。西天取经 ,经历十四遍寒暑九九八十一难后终成正果 ,作者甚至把完成取经

任务的“九九功完”恰好安排在第 99回 ,从而 , “九”在小说的整体结构框架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联系到

小说的主旨 ,我们大致可以确认它具有两层涵义:其一 , “九”是最大的多数 ,西天取经 ,经历九九八十一

难 ,以“九九”喻称取经之路的艰难;其二 ,《易经》里有“九九归一”的说法 ,简单的解释是事物的任何变化

最终要回归本原 。尽管取经之路充满艰难险阻 ,但唐僧师徒最终圆满地完成任务 ,取得真经[ 3]
(第 64-65

页)。而从“心性修养”这一主题层面可以理解为 , “心性修养”过程虽然曲折艰辛 ,但只要坚持不懈 ,个人

的“心性修养”便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或许 ,这才是“九”这一数字图案在小说中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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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西游记》的叙事结构时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作用 。一般说来 ,叙事文本中

必须确立一个主要人物 ,因为故事情节主要围绕他辐射展开 ,其他人物都只是主要人物活动网络中的一

个接点。但对《西游记》来说 ,此一操作方式并不适用 。因为我们不能确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孙悟空

还是唐僧 。事实上 ,这两个人物都应该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人物故事传统 。孙

悟空是天地孕育的精华 ,他的大闹天宫更多地表达了人类追求自由 、超越时空的向往 ,而唐僧 ,则是为普

渡众生而历经艰险到西天取得真经 ,暗示将放纵的心收回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这两个故事并不存

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而是并行不悖 ,共同构成小说叙事意义的双峰并峙结构 。在《西游记》中 ,这种

共构清晰地表现在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以及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关系上 。分析这两对关系 ,对揭橥小说

的结构安排与情节演绎的轨迹大有裨益 。

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是小说人物结构中的主要关系。这不仅在于他们是师徒 ,更重要的是 ,几乎所

有的取经大事都围绕他们来展开 ,他们在小说中处于一种针锋相对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

对待“杀生”上。在唐僧看来 ,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 ,爱惜飞蛾纱罩灯” ,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 ?而

孙悟空坚持认为 ,不管是妖魔还是人畜 ,只要他做了坏事 ,都要给以惩戒 ,对于妖魔 ,更是要除恶务尽。

站在各自的立场 ,他们的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接踵而来 ,该不该打杀坏人呢? 唐僧与孙悟空形成

了尖锐的冲突 ,而这一冲突 ,几乎贯穿于整个取经之旅 。西行路上的各路妖精 ,也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

一冲突而一次又一次地将取经队伍推入劫难 。

在此 ,信念冲突在小说情节结构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信念调和的作

用。除冲突之外 ,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真挚的朋友情谊 。从过去的怀疑到后来的信任 ,以

致挂念 ,随着取经事业的不断进展 ,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 。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唐僧多次担忧悟空

的安危 ,甚而情不自禁地流泪 。

唐僧与悟空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他们经常一起探讨禅学问题。一路西来 ,唐僧始终处在一种战战

兢兢 、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中 。幸亏有悟空时常开导 ,他才不致误入歧途。最明显的例子在第 93回 ,当

八戒 、沙僧讥笑悟空不懂得讲经时 ,只有唐僧明白悟空是真正解得 ,是“无言语文字” 。

在对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进行一番梳理后 ,我们大致可以获得几点启示:一是唐僧与孙悟空的信念

冲突对小说情节的演进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是他们的关系由远及近 ,由不理解到相互理解 ,这正是漫

长的取经之旅对取经人施加影响的结果;三是唐僧与孙悟空多次探讨《多心经》问题 。“心生 ,种种魔生;

心灭 ,种种魔灭” ,师徒二人这种游离于情节的探讨使小说“心性修养”的主旨得到彰显与加强 。

我们再来考察悟空与八戒的关系。

孙悟空与猪八戒都是作者投入满腔热忱塑造的人物 。两人性格差异很大 ,一个聪明 ,一个憨笨;一

个杜绝男女情欲 ,一个是身在佛门心在凡尘。不可否认 ,作者将这两个格格不入的人物捏合在一起 ,有

其制造特殊喜剧效果的妙用。表面上 ,悟空与八戒互为“仇敌” ,悟空经常拿八戒的缺陷开玩笑 ,而八戒

也总撺掇唐僧念紧箍咒来报复悟空 。但事实上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面对妖魔 ,他们心有

灵犀 ,联袂出手 ,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平时相处 ,则互相攻讦 ,拿对方的缺陷开玩笑 ,其打闹淘气的儿

童心性表现十足 。如第 76回 ,八戒出战 ,借了悟空一根绳子扣在腰里当救命索 ,战败时可让悟空扯回

来 ,免得教妖精逮了去。这本是儿童天真幼稚的想法。而悟空呢 ?居然趁机使促狭 ,闹恶作剧 。当八戒

战败 ,急叫师兄扯救命索时 ,悟空反倒把绳子放松了 ,把八戒绊倒 ,以致他被妖精捉去 。在疾风暴雨式的

恶战中 ,作者置故事情节的连贯与合理性于不顾 ,转而津津有味地叙述悟空与八戒的插科打诨 。这样的

操作方式显然不能用插叙来简单化地阐释 ,因为插叙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小说的叙事功能 。恰恰

相反 ,它的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弱化小说的情节意义。西天取经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每一难的故事都因

妖魔 、环境的不同 ,降魔手段的各异而精彩纷呈。但对于小说“心性修养”的主旨来说 ,每一难的形成都

只是唐僧师徒心路历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作者提醒我们 ,对《西游记》的解读 ,必须超越对故事情节寻

根问底式的探究 ,适当注意对其哲理性的探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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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就此断定悟空与八戒的关系和故事情节缺乏关联并不合适 。实际上 ,他们之间的相互捉弄打

趣 ,很多时候恰好是取经队伍遭受劫难的缘起 。第 27回 ,悟空打死白骨精 ,猪八戒撺掇唐僧念紧箍咒驱

逐了孙悟空 ,致使黄袍怪摄走唐僧 ,取经大业危在旦夕 。第 56回 ,唐僧师徒路过金兜山 ,悟空去给师父

化缘 。临走时他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 ,叫唐僧三人坐进去 ,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妖魔的侵犯 。八

戒不以为然 ,调侃悟空的做法是“画地为牢” ,怂恿唐僧走出圈外 。结果 ,他们再一次遭难。纵观小说叙

事结构的布局 ,通常的安排是 ,当某一故事完结之后 ,新的故事情节的展开往往直接表现为唐僧师徒突

然遇到一座险峻阴森的高山 ,或一条波涛汹涌 、宽阔无边的大河 。这种环境的险恶 ,暗喻新的危险的来

临 ,从而拉开新一轮故事情节的大幕。自然 ,这种结构安排具有设置悬念 、引领下文的妙用 ,但不能用得

过多过滥 。(事实上 ,小说的结构安排也确实存在这一缺憾。)而悟空与八戒的这种打闹冲突 ,为小说的

结构安排提供了一种新的情节范式 ,即他们的冲突往往直接成为取经磨难的导火线 。

需要说明的是 ,悟空与八戒的打闹冲突同唐僧与悟空的冲突性质并不一样 。前者属于性格冲突 ,大

多起始于故事情节的开端 ,并贯穿整个叙事情节 ,此时妖魔尚未出现。后者则属于信念冲突 ,大多发生

于故事情节的过程中间 ,此时妖魔已经现身 ,他们之间的冲突更多表现为对妖魔态度的分歧 。由此 ,他

们对小说叙事结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唐僧与孙悟空的冲突 ,贯穿于故事始终 ,它主要作为情节的

一部分而增进叙事的曲折性 ,因为生活的曲折多变要求叙事的曲折多变 , “天上浮云如白衣 ,斯须改变成

苍狗” ,在这种腾挪闪躲的曲折变化中 ,小说的叙事意义获得更大的表现空间 。而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冲

突 ,尽管也有推进叙事情节发展的意义 ,更多地 ,它是作为小说情节链条上的一个连接点而出现 。它主

要面对整个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作用 ,为作者将取经故事串联起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针线。

人物安排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传统五行学说在小说中的应用。比较肯定的是 ,孙悟空介于火与

金之间 ,即小说章节标题中所一再提及的“金公” 。而猪八戒 ,则专属木位 ,称为“木母” 。玄奘和沙僧则

与土有缘 ,白龙马与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4]
(第 167 页)。他们在五行中的排列与他们的性格特征具有一

致之处。

孙悟空介于火与金之间 ,故而肝火气旺 ,表现在故事中便是脾气很大 ,三言两语不合便动怒 。因为

他属于金 、火之间 ,故而不惧火 ,太上老君曾经将他放在炼丹炉中炙烤 ,反倒炼就了他一双火眼金睛 。猪

八戒属木 ,木的两个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其一是喜水 ,他的前身曾做过天河八万水卒的天蓬

元帅 ,其二 ,与金 、土等比起来 ,木更显得轻浮 ,所以小说中的猪八戒始终缺乏正人君子的沉稳持重 ,而处

处表现出轻浮随意 ,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女色的不断追逐。至于唐僧与沙僧 ,则与土有缘 。土具有两个

突出特点:其一是脚踏实地 ,沉稳可靠 ,其二是朴实无华 ,拥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 。取经路上 ,每当遇到

重大挫折时 ,猪八戒便嚷着散伙 ,悟空有时也会因为唐僧的不理解说出一些回花果山的气话。而唐僧与

沙僧却没有一句怨言 ,始终抱着虔诚的朝圣心态 ,正如沙僧所说的:“只把工夫捱他 ,终须有个到之之

日。”取经 ,不仅是为将功赎罪 ,求取正果 ,更重要的是普渡众生 ,使众生脱离劫难 ,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使

他们在漫长的取经之旅中充满信心 。

小说的许多情节安排 ,都体现出这种五行相生相克的美学模式的运用。譬如孙悟空 ,天生就不怕

火 ,可以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熬炼上 49天而毫发无伤。但对水 ,他却极为畏惧。在八百里流沙河 ,他

奈何不了钻入河底的水怪(沙和尚),他对八戒解释说:“贤弟呀 ,这桩儿我不敢说嘴 。水里勾当 ,老孙不

大十分熟 。若是空走 ,还要捻诀 ,又念念`避水咒' ,方才走得;不然 ,就要变化做甚么鱼虾蟹鳖之类 ,我才

去得 。若论赌手段 ,凭你高山云里 ,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 ,老孙都会;只是水里的买卖 ,有些儿榔杭 。”(第

22回)按照水火相克的原理 ,属于火位的孙悟空尽管神通广大 ,也摆脱不了惧水的宿命。这样的例子还

见于第 38回悟空央求八戒将琉璃井中乌鸡国国王的尸首打捞上来。第 49回 ,孙悟空眼睁睁地看着师

父被通天河的金鱼精掳走而无法施救。当碰到高山 、云 、天时 ,孙悟空能大展拳脚 ,充分发挥其聪明才

智 ,但一旦碰上大江大河 ,他便束手无策 ,脑筋也像生锈一般 。这种对水(包括烟)的畏惧始终困扰着孙

悟空 ,使他不能施展降妖伏魔的手段 ,而只能借用外力 。

287　第 3期 乐　云:论《西游记》的叙事结构



相反 ,处在木位的八戒不惧水 ,但对与火相关的事物极度畏惧。西天取经路上 ,唐僧师徒遇上水怪 ,

往往是八戒充当交战的急先锋 ,尽管他本领不济 ,却能入水底吸引水怪出来。而一旦遇上火 ,八戒则惟

恐避之不及。小说第 41回 ,悟空 、八戒与红孩儿大战 ,当红孩儿口里喷出火来后 ,八戒马上慌了道:“哥

哥 ,不停当 !这钻在火里 ,莫想得活;把老猪弄做个烧熟的 ,加上香料 ,尽他受用哩! 快走 !快走!”说完 ,

便不顾悟空独自跑了 。

同样 ,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对取经队伍内部的人物关系作用甚大 。比较显著的有三类。第一类是

金克木 ,针对孙悟空与猪八戒而言 ,因而猪八戒在与孙悟空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如小说第 19回 ,云

栈洞孙悟空收伏猪八戒 ,第 85回“心猿妒木母”一节 ,猪八戒多次遭到孙悟空的捉弄 。第二类是木克土 ,

主要指猪八戒与唐僧的关系 ,唐僧屡屡听信八戒的“谗言”惩罚悟空 ,这样 ,实力不济的猪八戒借助唐僧 ,

达到了制约孙悟空的目的 。第三类是土淹金 ,就孙悟空与唐僧的关系而言 ,这一相克原则几乎贯穿小说

始终。唐僧属土 ,孙悟空属金 ,因而土淹金表现为唐僧能够念“紧箍咒”来制约孙悟空。西行路上 ,孙悟

空打杀许多强贼 ,经常与唐僧戒杀生的信念相冲突 ,而孙悟空神通广大 ,脾气暴躁 ,如果没有唐僧的“紧

箍咒”的看管 ,取经队伍早晚会分崩离析 。从这一层面来说 ,金克木 、土淹金 、木克土这一系列五行相

原则的应用 ,使得取经队伍内部每一个人物 ,都获得了某种制约对方的能力 ,从而为取经队伍的稳定构

建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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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Monkey King

YUE Y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Biography:YUE Yun(1973-),male , Doctoral candidate ,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the literature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ies.

Abstract: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Monkey King includes in two aspects:one is it' s structure which adopts

beeline and circularity narrating 、foreshadowing and symmetry narrating etc , the other is it ' s story plot which

characters as faith conflict and character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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